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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构的解释

汪仕凯

摘 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与结果，是对古代政治大一统进行的

创造性转化从而形成了新政治大一统。政治大一统的核心是用高度耦合的政治制度体系

支撑多民族共同体，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运用民主集中制实

现了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民主集中制是实现政治大一统创造性转化的基本资源，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以社会革命建构现代国家的条件下，民主集中制才能围绕着中国共产

党领导从而完成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实现了创造性转化的政治大一统，是以中国

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以民主集中制为基本要素的政治中央集权的高度耦合的制度体系。

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形成是同一个过程，它构成了社会主义国家

的深层结构。实现了创造性转化的政治大一统，既是现代的政治大一统又是人民民主的

政治大一统。这种政治大一统，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提供了历史基础，

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提供了文明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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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由来

中国是有着深厚文明底蕴和悠久政治传统的国家，虽然其在近代由于落后而被强制性地纳入

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不得不建立新的统治形式以适应由现代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但是在历

经战乱和分裂后最终仍然整体转型为现代国家，因此中国当代国家同中国古代国家有着内在的一

致性。如何理解古代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整体转型的过程以及结果，构成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

本问题，这不仅是因为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是对一种深层结构的延续和变革的理论解释，而且

是因为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从基础上决定着我们对当代中国国家制度、政治过程、治理绩效的正确

理解。

中国当代国家毫无疑问是世界体系中的中国与历史传统中的中国交融在一起的产物，这就意

味着，中国当代国家既具有现代国家的一般性又具有根源于中国历史传统的独特性。现代国家的一

般性使中国当代国家融入了世界潮流，从而能够吸收现代政治文明的成果，进而为中国当代国家建

构与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而特殊性则意味着中国当代国家具有根源于文明底蕴和政治传统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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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从而能够根据自身的建设逻辑和发展道路来配置现代政治文明成果，并且进一步创造现代政治

文明成果。中国当代国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是相辅相成的，由于中国当代国家能够融入世界潮流，

不断吸收现代政治文明成果，因而得以保存和发展特殊性，进而使中国当代国家区别于西方民族国

家以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当代国家深层结构必须从自身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之

间的联系中寻找。

中国的国家深层结构就是政治大一统，可以说政治大一统是中国最为根本的国家传统。中国

从西周开始就形成了政治大一统的王朝国家，在此后近三千年的时间里经过不断重建从而发展完

善，至清朝时期达到极盛状态，中国是以政治大一统的王朝国家步入近代历史的。政治大一统是一

种深层结构，一方面是因为政治大一统是在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早已成为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

价值，中国人普遍从政治大一统出发判断一个国家政权的“正当性”；1 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古代国

家是以政治大一统作为内在支撑的，王朝国家的崩溃以政治大一统的解体为重要标志，在分裂时

期，政治大一统又以其“定向的引导作用”2 制约着王朝国家的再造，而政治大一统的重建则是王朝

国家复兴的关键。质言之，政治大一统从根本上制约着中国古代国家，并且是中国古代国家的核心

构成。

至关重要的是，政治大一统对中国古代国家的根本制约作用，同样贯彻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

历史过程中。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来说，政治大一统仍然是其根本所在。晚清以降，中国现代国家

建构不断遭到挫折的基本原因就在于未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政治大一统。3 其中的挑战则是，中

国近代的先进分子虽然普遍认识到要建构一个现代国家，并且其必须是一个大体上延续了清王朝国

家的、统一的现代国家，4 然而却未能充分认识到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关键是重建政治大一统，并且

是一种同古代政治大一统有着实质联系但是又存在根本差异的新政治大一统。能否建构新政治大一

统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能否成功的关键，中国现代国家必须以新政治大一统作为深层结构，但是新

政治大一统必须由新政治主体在历史条件约束下利用新政治资源来创造。这个创造过程就是对古代

政治大一统进行创造性转化，正是因为经过了创造性转化，新政治大一统才既延续了古代政治大一

统的本质又同古代政治大一统存在显著差异。

古代国家向现代国家实现整体转型的成功，在过程上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

而结果则集中体现为新政治大一统的建立。中国共产党通过社会革命创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实现了

创造性转化的政治大一统的制度形态，换言之，中国从古代国家向现代国家整体转型的过程及其结

果，实质上就是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可以说，正是政治大一统构成了中国古代国家和中国当

代国家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也正是政治大一统构成了蕴藏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之中的深层结

构。杨光斌认为：“ 凡是拥有自己历史和文明的国家，都需要回答自己的‘ 国家性问题’。没有这样

根本性命题的政治学理论，一个国家就可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5 毫无疑问，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

转化就是从政治学理论的“根本性命题”的角度对中国“国家性”的回答。

中国当代国家和中国古代国家之间的“血缘”关系，早在中国史家的研究中得到了证明。姜义

华认为，大一统是中华文明的根柢，大一统国家体制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它在近代遭

到冲击和破坏，但仍然统领乃至决定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并且在此过程中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

型，即形成了在保留核心环节的同时添加了新机构和新职能的新大一统国家体制。6 胡绳在论述新中

国的历史意义时写道：“ 这是建立在人民民主基础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局面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从未

1 王赓武：《更新中国》，黄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第 7 页。
2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82 页。
3 相关论述参见笔者先前发表的论文，汪仕凯：《论政治大一统：内涵、本质和演进》，《学海》2022 年第 5 期；汪仕凯：《晚

清和民国时期现代国家构建的挫折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公共治理研究》2022 年第 6 期。
4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2013 年，第 121 页。
5 杨光斌：《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10 期。
6 姜义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大一统国家体制再造中的承续（上、下）》，《学术月刊》2011 年第 1、2 期。



90

社会科学 2023 年第 5 期 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构的解释

有过的，甚至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1 中国共产党通过社会革命建立的人民共和国超越了古代国

家的政治大一统，形成了从未有过的“人民民主基础上的统一”。不言而喻，“人民民主基础上的统

一”是由新大一统国家体制来支撑的，它其实就是在现代化转型中形成的新政治大一统。

近年来政治学的研究试图对中国史家的发现提供理论解释。林尚立的解释具有代表性，他认为

大一统是中国古代国家的深层结构，大一统支撑和塑造了多民族共同体，经过数千年的沉淀，大一

统成为了多民族共同体的生存方式，可以说大一统构成了中华民族内在的“ 生命之根”。因此，当

中国进入现代化轨道之后，“ 使千年古国完整地转型到现代国家”，就成为了中国现代政治的使命。

要完成使命，就必须建立共和民主制度，如此才能使多民族共同体以中华民族的形态完整地转型到

现代国家，因为共和民主制度确立了人民的统治者地位，而人民则最大程度上涵盖了中华民族的成

员，在此过程中，共和民主制度将作为中华民族生存方式的大一统保存了下来。2

本文认为政治大一统是否得到延续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问题。如果说在中国现代国家建

构的历史过程中，政治大一统得到了保存，那么它是如何得到保存的？ 保存政治大一统的过程是怎

样的？ 在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中，是由哪个政治主体力量依靠何种政治资源将政治大一统延续

了下来？ 在此过程中，政治大一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我们应当如何解释政治大一统由古到新的变

化过程？这就需要社会科学研究为新政治大一统的本质及其形成过程提供完整的解释。

二、政治大一统的内涵

政治大一统是中国古代国家的深层结构。政治大一统发端于西周，形成于秦汉，并在后世不断

发展完善。但是，中国古人对大一统的系统思考，则很可能晚于大一统的实践，一般认为《 春秋公

羊传》首发大一统之义理。在解释“元年，春，王正月”时，《春秋公羊传》认为“元年者何？ 君之

始年也。春者何？ 岁之始也。王者孰谓？ 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 王正月也。何言乎王

正月？大一统也。”3 《春秋公羊传》对大一统义理的阐发，重点在于尊王，实质是从王（周文王）与

政治秩序之间的关系来界定大一统。

后世思想家围绕着大一统进行了丰富的思想创造，一方面对大一统的历史实践产生了影响，另

一方面又同大一统的历史实践形成了巨大差异。如果不受制于少数思想家头脑中的思想观念，而是

从大一统的历史实践出发，可以认为大一统指的是一种得到了天命护佑和民心支持的政权在统一

的广大疆域中建立的统治秩序。大一统的内涵具体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大一统是一种在广大疆域

中建立的统治秩序。其次，大一统所代表的统治秩序得到了天命和民心的支持，也就是具有强大的

正当性，如杨念群所言，大一统既解决了政权“‘ 正’与‘ 不正’的问题”，又解决了政权是否具有

“安抚人心获取民众支持的‘德性’”的问题。4 最后，得到了天命和民心支持的、在广大疆域中建立

的统治秩序是由政治中央集权的制度体系支撑起来的，也就是说，政治中央集权的制度体系是统治

秩序和天命、民心之间的枢纽，它之所以能够支撑起广大疆域中的统治秩序乃是由于它符合天命、

民心，故而进一步赋予统治秩序以正当性，汪晖就指出大一统代表着在中国礼仪基础上形成的多民

族共存的制度形式以及由此形成的“至大无外的秩序”。5

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思想与古代国家的政治经验是相互影响的，大一统思想既是对古代国家

的观念反映，又是维护古代国家至关重要的精神力量。由于古代国家在数千年历史中经历了多次改

朝换代、疆域收缩、民族冲突与融合等复杂过程，因而大一统思想在不同朝代形成了不同重点与倾

向，于是围绕着不同王朝国家的历史事实形成了十分丰富的大一统思想。而且，在大一统思想与古

1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第 483—484 页。

2 林尚立：《大一统与共和：中国现代政治的缘起》，《复旦政治学评论》第 16 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第 3—54 页。

3 《春秋公羊传 • 隐公元年》。

4 杨念群：《论“大一统”观的近代形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 年第 1 期。

5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 2 部，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2008 年，第 5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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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国家相互促进的数千年历史进程中，大一统发展成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要素在内

的混合“ 实体”。1 本文既不涉及中国历史上关于大一统的各种思想争论，也不涉及中国历史上大一

统的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而是聚焦于大一统的政治内容。

本文之所以特别关注大一统的政治内容，并且要以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为研究议题，主

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笔者认为政治是大一统的核心内容，相对于经济、文

化、社会等要素来说，政治更为重要。2 而且在大一统的历史中，它的政治内容发展得最为成熟，所

以可以说大一统其实就是或者主要是政治大一统。钱穆就指出，“ 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其大

一统之局面”，是“中国历史之结晶品，是中国历史之无上成绩”。3 另一个方面是因为中国在由古代

国家向现代国家整体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大一统的很多要素和内容，例如天下秩序、华夷之别等，

都被历史进程所淘汰，但是大一统的政治内容却得到了创造性转化，形成了新政治大一统，进而成

为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深层结构。

所谓政治大一统就是指一种政治中央集权的高度耦合的制度体系。具体而言，古代政治大一统

就是指以皇权为中心，以郡县制、官僚制、选官制、儒家意识形态为基本要素，以政治中央集权为

本质的高度耦合的制度体系。可以说，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是政治大一统的中轴，而以皇权为

中心的中央集权实际上就是政治中央集权，因此政治中央集权就构成了政治大一统的本质。正是以

政治中央集权为本质的高度耦合的制度体系支撑了疆域广大的古代国家，进而言之，政治大一统构

成了古代国家的深层结构。当中国在近代遭遇到国家崩溃时，作为其深层结构的政治大一统也不可

避免地解体了，但是政治大一统保持了强大的历史惯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实现了重

建。重建的结果是形成了新的政治大一统，所以政治大一统的重建其实是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

政治大一统的本质是政治中央集权。政治中央集权是政治性质的中央集权，所谓中央集权是说

中央享有最高权威地位和拥有最大权力，所谓政治性质是指中央集权是政治主体运用政治程序通过

政治过程完成的。政治中央集权不同于行政中央集权，行政中央集权是通过官僚制实现的，垂直命令

系统是行政中央集权的关键，强制则是行政中央集权的保障，这就是说，用“与强制手段有关的规

则”保证“ 下达命令的权威”。4 而政治中央集权则强调不同政治主体之间的互动，互动是利益平衡

和凝聚共识的政治过程，中央集权就是在这种互动中实现的，因此，政治中央集权就不是命令的简

单垂直贯彻，而是权威从下往上、从四方向中心汇聚支持力量，也就是使中央在社会力量中建立了

支持基础。这种汇聚有着多样的形式和过程，既包括民众的参与，又包括下层组织的参与，既包括中

央开展的意见征集和情况调查，又包括民众和地方为争取中央的政策和资源支持而进行的竞争。

在中国古代，天子同士大夫（知识精英）在儒家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结成了联盟，并且依靠察

举、科举等选官制度实现皇权和士大夫之间联盟的制度化，进而完成了政治中央集权。秦朝依靠

“ 片面发达、片面分化的官僚体制”只建立了行政中央集权，皇权没有在社会力量中建立制度化的

支持基础，故而难以长久，汉朝则通过尊崇儒家意识形态以及推行选官制度，使皇权在士大夫阶层

中建立了制度化的支持基础，故而实现了政治中央集权，进而奠定了数千年之久的政治大一统的基

本格局。5 赵鼎新在分析古代国家在秦汉时期的变化时就认为，秦朝是建立在国家对社会彻底强制基

础上的，但是汉朝则塑造了“政治权力与以儒家和法家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权力之间的特殊耦合

关系”6，它使中国古代国家形态得以定型，并且塑造了以后两千余年的中国历史。

1 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北京：北京出版社 2016 年，第 5 页。

2 谭其骧先生在分析历史上的中国这一命题时就指出，古代中国发展至清时期已经成熟，它当然是长期的经济文化交融的结

果，但是政治对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的巩固是十分关键，没有政治统一就不会形成今天的中国。参见谭其骧：《长水集

（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第 14 页。

3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9 年，第 18 页。

4 马克斯 • 韦伯：《经济与社会》第 2 卷上册，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第 1095 页。

5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第 6、8 章。

6 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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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政治大一统进行创造性转化时，中国共产党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成为领导核心，

同时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组织网络将广大群众凝聚成为人民，进而在人民形成的过程中重建了

政治中央集权。得到重建的政治中央集权，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以民主集中制为制度程

序的，以党与群众、中央与地方、下级与上级等不同政治主体的持续互动为基本过程的。在当代中

国，政治中央集权的关键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则是在不同政治主体依靠

民主集中制进行互动的政治过程中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运用民主集中制实现了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在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中，

中国共产党是主体力量，民主集中制是基本资源，只有在以社会革命的方式创建现代国家的过程

中，中国共产党才能运用民主集中制完成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因为民主集中制不仅切合了以

社会革命的方式建构现代国家的需要，而且保障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进而论之，一方面

民主集中制在中国共产党内建立了政治中央集权，将中国共产党塑造成高度内聚的整体，进而使中

国共产党成为社会革命的领导核心，另一方面民主集中制能够在社会革命中将多民族共同体的绝大

多数成员凝聚起来成为人民，从而使多民族共同体以人民这一形态完整地进入现代国家即社会主义

国家之中。

将多民族共同体完整带入现代国家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内涵，为了创造性回应这一历史

规定性，就需要利用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政治中央集权的组织网络，将多民族共同体的绝大

多数成员凝聚起来成为人民，从而以人民为基础建立现代国家。也就是说，民主集中制是在将中国

共产党塑造成高度内聚的整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广大民众凝聚成高度内聚的整体的，由广大民众凝

聚成的整体就是人民，人民是由政治中央集权的制度体系提供内在支撑的，中国现代国家则是以人

民为根基建构的，这样的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形成了政治中央集权的制度体

系，中国共产党以社会革命创建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就是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过程，实现了创

造性转化的新政治大一统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大一统。由此可见，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是内生于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的，它是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必须实现将多民族共同体完整保存下来

这一历史规定性的创造性回应，新政治大一统就是这种创造性回应的结果。

政治大一统创造性转化的根本在于重建政治中央集权，因而其完成取决于政治中央集权的制度

体系的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政治中央集权的根本，故而是新政治大一统的核心内容，以中国共

产党领导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则是新政治大一统的集中体现。所谓创造性转化具体是指，一

方面新政治大一统延续了古代政治大一统的本质即政治中央集权，另一方面新政治大一统的政治中

央集权是以新的资源和方式建立的，所以同古代政治大一统存在着根本差别。政治大一统仍然是社

会主义国家的深层结构，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是政治大一统的制度形态。

新政治大一统延续了政治中央集权这一政治大一统之本质，但是与古代政治大一统不同的地方

在于，新政治大一统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因此它是高度组织化的，意识形态当然在新政

治大一统中发挥着作用，但是意识形态是通过党来发挥作用的，其在新政治大一统中的重要性次于

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新政治大一统相比于古代政治大一统而言，组织化程度更高、制度耦合性

更好、政治中央集权更灵活。

三、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内涵

民主集中制是实现政治大一统创造性转化的基本资源，只有在中国共产党以社会革命的方式

创建现代国家的历史过程中，民主集中制才能实现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因为古代政治大一统

将整体上保全多民族共同体塑造成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只有从多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出发，以

社会革命的方式将最广大的民众从各种限制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一种整体力量，才能最大限度上保

存多民族共同体，这就是说，多民族共同体是以其绝大多数成员被凝聚成人民才得以保全的。要言

之，在社会革命中保全多民族共同体从而建构现代国家，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运用民主集中制实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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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大一统创造性转化的约束条件。

（一）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特殊性

在数千年时间里，中国一方面不断完善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大一统，另一方面借助政治大一统

不断塑造多民族共同体，尽管古代国家屡经崩溃和重建，但是得到重建的国家始终同多民族共同体

紧密相连，“ 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把偌大的国家统一起来”是中国人始终不变的目标。1 当然，由于清

王朝崩溃而导致的政治分裂和多民族共同体的分裂，的确同过去的历史经验有着根本差别，王朝国

家已经不再能够充当组织多民族共同体的政治框架，要想改变事实上四分五裂的局面就只能建构现

代国家。现代国家是更为有效的政治框架和组织模式，西方国家的强盛及其世界扩张决定了古代国

家的末路。当与西方民族国家相遇时，清朝遭受了一系列失败并被强制性地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

系之中，中国必须在王朝国家崩溃的基础上学习西方的政治经验建构现代国家。

现代国家以直接统治为核心特征，具体言之，它将政治统治的基础直接建立在民众认可或者默

认的基础上，因此，现代国家必然同民众形成直接的互动、建立直接的联系、直接面对民众的诉求

和挑战、直接负责民众的安全和福利。查尔斯 • 蒂利对现代国家的直接统治有非常深入的理解，他

写道：欧洲国家深入地方社区、监视企业冲突，国家的领域进一步扩展到广泛的范围，“其公民们开

始对它提出范围非常广泛的保护、判决、生产和分配的要求”。于是，一方面“ 普通欧洲人的福利、

文化和日常事务变得前所未有地依赖他们碰巧居住的国家”，另一方面国家成为了“ 国家确实或者

能够影响其利益的组织严密的所有集团要求的对象”。2 直接统治说明现代国家与普通民众之间存在

着广泛和紧密的联系，这就意味着普通民众必然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基本力量。

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启程之时，普罗大众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问题，“ 不管如何界定，都

是中国革命日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3 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普通民众不仅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基

本力量，而且由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特殊性，普通民众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重要性相对于西方国

家来说更为突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特殊性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古代政治大一统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要以多民族共同体为基础。因为古代政治大一

统“在政治生活中灌注了一种新的、压倒一切的必须实现的思想：保全中国”。4 林尚立就指出：“在

现代化转型中维系住一个统一的中国，使千年古国完整地转型到现代国家。因为大一统是中国之

轴，失去了大一统，中国也就失去了整体存续的基础与价值。”5 与此同时，只有保住了多民族共同

体，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才能成功，“ 全国统一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使新政权合法化了”。6 但是，在

清王朝崩溃之后，多民族共同体由于缺乏有效的政治框架提供支撑，因而事实上处于四分五裂的

状态。

其次，在中国近代，没有任何社会集团能够独自完成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任务。正如钱穆

指出的那样，“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既无世袭贵族，又无工商大资本大企业”是中国社会的

主要特点。7 这就意味着，要将千年古国整体转型到现代国家，就只能从组织普通民众入手，依靠民

众的力量，将规模巨大的民众最大程度上组织成一个整体，进而将这个整体变成多民族共同体的政

治基础。进而言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必须以组织广大民众为起点，否则不能改变多民族共同体的

分裂局面，在对多民族共同体成员进行广泛深入组织化动员的基础上塑造的整体——人民——就构

成了中国现代国家的政治基础。

1 王赓武：《更新中国》，第 7 页。

2 查尔斯 • 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魏洪钟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年，第 127 页。

3 费正清、费维恺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刘敬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第 86 页。

4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22 页。

5 林尚立：《大一统与共和：中国现代政治的缘起》，《复旦政治学评论》第 16 辑，第 4 页。

6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第 69 页。

7 钱穆：《国史新论》，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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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社会革命建构现代国家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特殊性内在具有两重紧张关系，一方面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诚然要以多民族

共同体为基础，并且必须将多民族共同体整体上组织到现代国家的政治框架之内，但是多民族共同

体事实上处在分裂状态。另一方面现代国家建构突出了普通民众的基础作用，但是广大中国民众却被

限制在各种旧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中。这些紧张关系引发了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则必然形成广泛深入

动员民众的状态，于是保存多民族共同体的需要、普通民众的基础作用、广泛深入的组织化动员就在

社会革命中统一起来，所以社会革命为解决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紧张关系提供了历史机遇。

中国在近代始终摆脱不了政治危机，而政治危机表明多民族共同体赖以存在和巩固的政治支撑

付之阙如。多民族共同体不可避免地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在此基础上中国社会各个领域都经历了

规范的失效、制度的衰败、秩序的崩溃，从而出现各个方面的危机即全面危机。政治危机以及由此

导致的全面危机，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最为深刻的历史背景，它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只能

以社会革命为基本方式。邹谠就认为：“全面的危机必须全面解决，尽快解决，解决的方式是社会革

命，社会革命必然是全面的。革命的力量必须侵入进驻控制社会的各个领域。”1 社会革命不同于政治

革命，政治革命主要是政权的转换，而社会革命则主要指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共同转换。斯考切

波指出，“社会革命是一个社会的国家政权和阶级结构都发生快速而根本转变的过程”，并且“政治

结构与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以一种相互强化的方式同时发生”。2 一般而言，社会革命是以广泛组

织化动员为支点的，它在组织化动员的基础上塑造强大的革命力量，进而凭借强大的革命力量进行

广泛的社会与政治斗争，最终摧毁旧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建立新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

社会革命的特性说明它能够满足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需要，因而成为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基

本方式。具体而言，首先，社会革命能够以广泛组织化动员将民众凝聚起来，从而将民众置于中国

现代国家建构的基本力量之地位；其次，社会革命能够将民众塑造成为强大的革命力量，从而为战

胜现代国家建构面对的强大敌人提供保障；再次，社会革命能够借助广泛的社会与政治冲突深入中

国社会内部，在多民族共同体事实上处在四分五裂的情况下重新塑造多民族共同体，从而为中国现

代国家建构提供基础；最后，社会革命能够创造新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在解决政治危机的基础

上解决社会危机，从而实现现代国家建构的目标。概而论之，社会革命既是压缩中国现代国家建构

的目标与多民族共同体四分五裂的现状之间距离的有效手段，又是克服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历史进程

中的政治危机和全面危机的不二法门。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要以社会革命的方式进行，社会革命则必须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李怀印发

现：“ 克服源自 19 世纪后期的权力非集中化趋势和各种离心力量，以‘ 革命’的名义致力于国家的

再造，是 20 世纪中国国家转型最为关键的一步，而政党则成为完成此一任务的利器。”3 中国共产党

是先锋队性质的政党，这种特殊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能够胜任社会革命的领导角色，并且推动社

会革命深入发展最终获得胜利。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共产党既是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危机的产

物，又是克服资本主义全面危机从而建立社会主义的历史工具，这就是说共产党与社会革命天然联

系在一起。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队伍中具备政治觉悟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它“强调和坚持整

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同时在革命斗争的各个发展阶段上“ 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

益”。4 列宁在解决俄国革命各种难题的过程中，将共产党建设成具备严格的纪律、统一的思想、高

度的集权、精干的组织体系、工作卓越的党员干部队伍等关键要素的先锋队政党。5

1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第 234 页。

2 西达 • 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年，第 4—5 页。

3 李怀印：《中国是怎样成为现代国家的？》，《开放时代》2017 年第 2 期。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85 页。

5 汪仕凯：《先锋队政党的治理逻辑：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透视》，《政治学研究》201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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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了它不仅要以领导社会革命为己任，而且能够提供社

会革命所必需的支持条件。这些支持条件具体包括：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提

出的正确理论指导、基于对社会革命形势的恰当分析而形成的正确战略和有效行动策略、基于自身

组织体系和党员干部队伍而凝聚起来的强大革命力量、基于高度集权特性而锻造出来的强有力指挥

中枢和高效率行动单元。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锋队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问题结

合的产物，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全面吸收和坚持了先锋队理论的精髓，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

社会革命的实际情况，创造了从思想上建党、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农村包围城市等新要素。新要

素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更为发达、严整、有效的组织，而“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

增”。1 因此，中国共产党使先锋队在理论上的巨大作用通过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充分地发

挥了出来。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革命的领导集中体现在，它将中国民众最大程度地组织起来，并且以自身

为核心将中国民众凝聚成为一个整体。中国民众凝聚成整体是通过庞大的组织网络实现的，这个组

织网络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外围组织共同组成的，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扩大。林尚立对此有很

好的总结：“ 党要支撑和凝聚整个社会，就必须有完备和发达的组织网络，而这个组织网络要应对

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体系，承担多元的功能，就必须超越单一的党组织结构，而以党的组织为核

心，聚合多层面、多类型的组织，创造出有活力的‘轴心—外围’结构的党的组织网络。”2 随着中国

社会革命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到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来，中国共产党则以“轴心—外

围”组织网络将广大民众团结在自身领导之下，塑造了一支能够战胜国内外敌人的强大革命力量，

并以由绝大多数民众凝聚成的人民为基础建立了人民共和国，最终实现了将千年古国整体转型到现

代国家这一宏伟目标。

综上所述，多民族共同体是古代政治大一统塑造的遗产，完整保存多民族共同体是中国现代国

家建构的历史内涵。然而，多民族共同体在近代却处在分裂状态，社会革命对于广泛深入动员民众

的需要为解决将分裂的多民族共同体完整保存下来这一难题提供了历史机遇，民主集中制则切合了

在社会革命中最大程度上凝聚民众这种历史需求，中国共产党通过运用民主集中制将广大民众凝聚

成为人民从而有效地回应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特殊性，多民族共同体以人民这种形态得到保存。

正是在回应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特殊性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集中制重构了政治中央集

权，进而实现了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

四、民主集中制重建政治中央集权

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的基本内容在于将广大民众凝聚成整体即人民，人民是中国共产党运

用民主集中制凝聚民众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领导核心，而民主集中制则是巩固和发展人民

的根本保障。民主集中制在中国共产党以政治动员和组织网络将广大民众凝聚成人民的过程中重建

了政治中央集权。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原则，可以说它是借助民主集中制完成制

度化的人民的政治外壳。民主集中制将中国共产党、人民和社会主义国家统一起来，从而构造了以

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政治中央集权，进而创造了新政治大一统。新政治大一统是以政治中央集

权为本质的高度耦合的制度体系，由中国共产党和民主集中制塑造的新政治大一统仍然是社会主义

国家的深层结构。

（一）民主集中制切合社会革命

社会革命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基本方式，因为只有社会革命才能够广泛深入动员中国民众

参与到现代国家建构中来，从而在将中国民众凝聚成整体的基础上创建新国家，最终实现千年古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第 395 页。

2 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第 189—1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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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现代国家的整体转型。历史学家充分肯定了广大民众作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基本力量所发挥的

重要作用，“ 在连续的军阀割据、革命、日本入侵和国共内战的动乱的推动下，平民参与政治强有

力地恢复了统一的理想”。1 广大民众对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参与，并且成为现代国家建构的基本力量，

不是以个体形式而是以集体形式呈现的，因此必须在社会革命中改变民众一片散沙的局面。只有将

分散的民众凝聚成为整体，才能克服多民族共同体四分五裂的状态，从而才能建立统一的国家。但

是，高度分散的民众不可能自然凝聚成整体，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在此过程中的作用是根本性的。

作为先锋队性质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高度内聚性的整体，因为民主集中制在

塑造党员共同行动的基础上提供了整体赖以存在的高度内聚性。史华慈在分析中国革命时就发现，

“党员的共同行动是列宁主义共产党及其原则概念的最精华部分”。2 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集中制将党

员干部队伍塑造成为一个整体，同时将党员干部分派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多民族共同体的各个

地方去，借助政治动员和组织网络将广大民众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之下，进而依靠党员的共同行动将

广大民众凝聚成为整体，从而以整体参与到社会革命这一历史潮流中来。这就是说，民主集中制是

在将中国共产党凝聚成为一个整体的基础上继续将广大民众凝聚成为人民的，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

领导核心，而民主集中制则是人民的政治骨架或者说是制度支撑。

（二）民主集中制的内容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集中的重点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并且党中央集中统一

领导需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统一的过程中实现。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是民

主集中制的根本，一方面，民主集中制必须以民主为基础，这里的民主是指民众以及下级组织的广

泛政治参与以及意见的充分表达、广泛协商。因为广大民众是社会革命的动力和现代国家建构的基

本力量，激发并发展民众的“ 活力、能力与创造力”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处理的至关重要的

问题，3 所以必须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尊重广大民众的主体地位、保障广大民众的参与权利、维

护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民主集中制必须以中央集权为目的，中央集权就是指“部分应

当服从整体”，4 最高层的中央组织具有最终的决策权和最大的执行权。因为广大民众对于社会革命和

现代国家建构的参与必须以集体形式取得整体效应，没有中央集权就不可能将高度离散的中国民众

凝聚成人民，也就不可能有集体力量和整体效应。

民主和中央集权是民主集中制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构成要素，不以民主为基础的集中是不具有正

当性的，而不以中央集权为目的的民主则是无效的。“ 以民主制约集中”是贯穿在民主集中制之中

的基本逻辑。5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主集中制是两个原则相结合的混合体，必须认识到民主集中制

是一个完整统一的原则。虽然民主集中制是由民主和中央集权两个要素构成，但是民主和中央集权

具有不同的地位和性质，就地位而言，集中重于民主，就性质而言，集中是民主集中制的实体，民

主只是民主集中制的属性。王贵秀就指出，民主集中制是由“‘ 民主的’这一‘ 属性’与集中（制）

这一‘实体’构成的”，而且“‘民主的’这种属性是内在地规定集中（制）这一实体的性质的。”6

杨光斌对民主集中制提出了拓展性的解释，他认为从政治属性来看，民主集中制其实是“民主主

义的中央集权制”即“民主主义的集权制”，从实践上看，民主集中制不只是体现在政治制度上，而

且是贯穿在行政体制、中央与地方关系、政治与经济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之中的统率着政治过程

的“大原则”，中国这个超大规模的国家正是“依靠民主集中制而得以组织起来并有效运转”。7 显而

易见，中国政治重大的结构性关系都是由民主集中制来调控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践则是一个政治过

1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第 23 页。
2 本杰明 • 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陈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第 46 页。
3 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2—3 页。
4 张慕良：《列宁民主集中制奥秘初探》，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 年，第 47 页。
5 王旭：《作为国家机构原则的民主集中制》，《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8 期。
6 王贵秀：《民主集中制的由来与含义新探》，《理论前沿》2002 年第 8 期。
7 杨光斌、乔哲青：《论作为“中国模式”的民主集中制政体》，《政治学研究》2015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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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毛泽东立足中国共产党运用民主集中制的实践经验总结道：“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

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

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我们的集中制，是

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1 概而论之，民主集中制

的实质就是政治集中，其实践就是构造政治中央集权，只不过中央集权必须以民主为基础才能实现。

民主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就是政治中央集权。民主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民主集中制实现的中央

集权只能是政治性质的，它集中反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始终走同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道

路，中国共产党在将广大群众组织和团结在自身领导下并且将广大群众凝聚成为人民的过程中成为

了最高政治权威和最高政治领导力量。2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充分证明，“坚持党的领导”（关

键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 坚持人民至上”（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

量在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重大成就的最基本的历史经验。3 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

史经验与本文所陈述的民主集中制的内容是一致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践就是在人民至上的基础上经

过民主的过程实现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虽然民主集中制的实践结果是构造政治中央集权，但是中央集权并非

意味着一种中央权力统合下的千篇一律的状态。政治中央集权必须以民主为基础，一方面需要民众

的广泛参与、下级组织与上级组织的积极互动，另一方面承认社会的多元化、利益的多样化、中央

对地方的授权、国家对社会的赋权、政府对市场的让权。因此，民主集中制同中国政治生活中层次

复杂的要素、多元互动的过程、灵活多样的关系是并行不悖的，这些本身就属于民主的范畴，事实

上，正是丰富的民主内容保障了政治中央集权的灵活、高效、正确，否则民主集中制不足以充当重

建政治大一统进而保障千年古国整体转型到现代国家的基本资源。

（三）民主集中制塑造的政治过程

由民主集中制规定的政治实践包括两个相互衔接的过程，一个过程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基础上的

集中，另一个过程是自上而下的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集中居于枢纽位置从而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

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联系在一起，进而组成了一个能够循环的完整的政治过程。贯穿在这个政治过程

之中的是政治中央集权，正是由于政治中央集权，中国共产党才成为高度内聚的整体，广大民众才

能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民主集中制凝聚成高度内聚的整体。我们可以从组织、领导、活动三个

层面进一步解析民主集中制塑造的政治过程。

首先，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每一个党员都归属于一个支部，

各级组织（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都必须经过选举产生，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的地

方委员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委员会向产生它的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

作。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是全党最高领导机关。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都可以向上级组

织反映意见，上级组织必须研究下级组织的意见，解决它们提出的问题。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有权力

指导和监督下级组织的选举过程，批准下级组织选举的结果。而且，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有权力调整

下级组织，甚至整体改组下级组织，有权力设置、废除或者调整下级组织的形式，也有权力改变下

级组织的决定。作为根本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使中国共产党发展成具有发达组织体系的整体。

其次，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领导原则。党的各级组织都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并且各

级组织都必须服从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集体领导与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央

领导机关中同样实行集体领导，但是要保证集体领导有效实施就必须维护中央最高权威。无论是集

体领导还是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都必须以在全党执行严格的纪律为基本保证。中国共产党从先锋队

性质出发，立足中国社会革命的实际情况，形成了以“ 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

1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293—294 页。
2 汪仕凯：《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的历史政治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 年第 1 期。
3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第 65—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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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1 为基本内容的政治纪律。可以

说，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集中反映了民主集中制要求落

脚于中央集权这一精髓。作为根本领导原则的民主集中制，使中国共产党成为由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的行动协调、高效的整体。

最后，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活动原则。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进行政治活动时，

必须充分保障党员干部和下级组织的参与权利，上级组织要在下级组织和党员干部民主参与的基础

上进行集中，下级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在集中的指导之下进行民主参与。民主集中制对于党的上下级

组织的政治过程有着不同的规定，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对上级组织的要求，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则

是对下级组织的要求。2 上级组织集中后形成的决定，下级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执行，同时下级组织

和党员干部可以向上级组织继续陈情，争取上级组织根据下级组织的实际情况调整或者改变决定，

但是在上级组织的决定未改变之前，下级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无条件执行原来的决定。作为根本活

动原则的民主集中制，使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具有强大生命力、活力和战斗力的整体。

（四）政治中央集权从党向国家贯彻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集中制支撑下，将静态的、层级不同的、数量众多的组织整合成为动态的、

行动协调一致的、高度统一的整体。用列宁的话来讲，党就是用“ 组织的物质统一”巩固“ 根据马

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用“ 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增强“ 组织的物质统

一”的先锋部队。3 民主集中制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巨大能力，它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

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在自己领导之下，以自身为领导核心将中国广大民众凝聚成为整体。由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凝聚和巩固的整体，就是以政治中央集权的制度体系支撑的人民。人

民既在社会革命中不断塑造，又支撑着社会革命走向胜利，因此人民就直接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的

政治基础。但是，中国现代国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而是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

家，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的制度化形态，而人民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在实体力量。

人民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只能是人民。广大民众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凝聚成为人民，进而掌握国家政权和行使政治权力，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毛泽东

在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建立新中国的历史经验时就十分明确和坚定地认为，人民民主专政

是中国共产党的“ 主要经验”和“ 主要纲领”。4 既然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是由中国共产党以民主集

中制作为政治支撑从而塑造成型的，那么作为国体组织形式的政体必然也是以民主集中制作为根本

原则的。毛泽东在对新国家进行理论分析时就提出了“政体—民主集中制”的公式，5 而在新国家建

立之后领导制定宪法时，毛泽东贯彻了他在革命年代提出的理论，宪法就是要将“人民民主国家已

经巩固地建立起来了的事实”体现为政体，6 也就是说政体必须反映和巩固国体。众所周知，宪法规

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政体，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则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原则组织起来，作为

人民代表大会执行机关的政府同样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原则。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将民主集中制

带给了中国的社会和国家，民主集中制贯穿在国体、政体、政府之中。

作为根本原则贯穿到国体、政体、政府之中时，民主集中制所具有的强大能力得到了更大程度

的发挥，它同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结合形成了在最大程度上将广大民众凝聚成为人民的结果。

金冲及对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分析就证明，人民在新国家制度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他写道：“ 新中国

在全国范围内将社会各阶层人民以空前规模组织起来，建立起各级工会、农民协会、共青团、学

联、街道居民委员会等，深入到社会的基层，形成一个巨大的几乎无所不包的网络，随时可以将民

1 《中国共产党章程》，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第 32 页。
2 张慕良：《列宁民主集中制奥秘初探》，第 70 页。
3 《列宁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526 页。
4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1480 页。
5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677 页。
6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第 3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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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动员起来协助政府完成各项工作，根本改变过去那种散漫无组织的状态。中央政府的政令能够雷

厉风行地推广到全国各地，包括边疆地区，万众一心地一致行动。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形成人民政

府最广泛的社会支柱。”1

人民同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就是要通过政治制度将人民确定和巩固下来，这

是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的关键环节。这一关键环节彰显出以民主集中制创建新政治大一统和社会主义

价值之间的实质联系：民主集中制对新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是在将广大民众凝聚成人民的过程中进行

的，而人民则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依靠民主集中制作为内在支撑的整体政治力量，以人民

为根基并且用政治制度对人民进行巩固的现代国家就只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

社会主义价值是内在于中国共产党以民主集中制创造新政治大一统的历史过程之中的。人民形成和

巩固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价值得到彰显并且引导政治大一统实现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于是中国现

代国家建构就转化为社会主义国家形成。

社会主义国家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不仅依靠民主集中制成为了具有高度内聚

性的整体，而且在将民主集中制贯穿到国体、政体、政府之中的基础上，将人民同政治制度融合在

一起，因此中国共产党和民主集中制就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要素。同时，由于中国

共产党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凝聚了人民，并且成为了人民的领导核心，所以中国共产党与民主集

中制共同构造了政治中央集权，人民就是以政治中央集权的制度体系塑造和巩固的。进而论之，中

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革命创建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中，重构了以政治中央集权为本质的政治大

一统。新政治大一统同样具体表现为高度耦合的制度体系，它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深层结构，而

社会主义国家则是新政治大一统的外在表现形态。

五、社会主义国家与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

新政治大一统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以民主集中制为基本要素的、政治中央集权的高

度耦合的制度体系，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汲取现代国家的政治框架所包含的政治资源的基础上，对古

代政治大一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产物。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形成是同一个过

程，从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的过程来看，政治大一统创造性转化的关键之处在于，中国共产党通过运

用民主集中制重构政治中央集权，并且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将政治中央集权定型和制度化，

最终将两者融合在一起。

创造性转化是林毓生在探讨中国传统的当代前景时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中国传统需要进行创造

性转化才能重建中国人文、发扬中国文化。尽管创造性转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但是林毓生给出了

基本解释。他认为：“第一，它必须是创造的，即必须是创新，创造过去没有的东西；第二，这种创

造，除了需要精密而深刻地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在这个深刻了解交互影响的过程中产生了与传统

辩证的连续性，在这种辩证的连续中产生了对传统的转化，在这种转化中产生了我们过去所没有的

新东西，同时这种新东西与传统又辩证地衔接。”2 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集中制创造的新政治大一统，

非常切合创造性转化的思路。新政治大一统延续了古代政治大一统之本质即政治中央集权，但是这

种政治中央集权完全是一种新的政治中央集权，这就是说，两种政治大一统是在创新中延续从而

辩证地衔接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大一统是对王朝国家的政治大一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

结果。

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新政治大一统

的核心，所以理解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必须从中国共产党开始。从政治大一统创造性转化的角

度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的自觉意识可以集中概括为，社会革命必须将事实上陷入分裂状

1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 3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第 693 页。

2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2010 年，第 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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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千年古国整体转型到现代国家，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以自身为核心创造性运用民主集中制从而

将广大民众凝聚成整体，中国现代国家必须以人民为政治基础，这样的现代国家就是人民掌握国家

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必须将人民确定和巩固下来。由于中国共产党、国

体、政体、政府都以民主集中制作为内在骨架，因此民主集中制就在它们共享的内部一致性的基础

上将它们统一了起来，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就成为了具有高度耦合性的制度体系。更为重

要的事实是，在民主集中制向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转化的过程中，党的政治中央集权就相应地

转化为国家的政治中央集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民主集中制的共同作用下，党的政治中央集权和

国家的政治中央集权同构在一起。

可以将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大一统进行的创造性转化总结为如下五个方面：

首先，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大一统延续了政治中央集权，但是掌握政治中央集权的主体不是

皇权而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构成了政治中央集权的核心。郑永年在解释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地位时试图将中国传统与现代政治结合起来，因此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称为“ 组织化的皇权”。1 应

该说，郑永年准确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在政治中央集权中的地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超越

了皇权，从一定意义上讲，党“ 是国家主权、人民意志或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化身”。2 中国共产党

不仅通过民主集中制实现了党的政治中央集权，而且通过民主集中制将党的政治中央集权和国家的

政治中央集权同构在一起。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治中央集权，中国共产党以党员干部队伍代替儒家官

僚充任国家机关的各个职位，以干部人事制度代替选官制度，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代替儒家意识形

态，以党委、党组、领导小组等多种机制实现党对国家与社会的领导。

其次，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大一统和王朝国家的政治大一统都塑造了多民族共同体，但是社会

主义国家的政治大一统是在凝聚人民的基础上塑造多民族共同体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是

在事实上四分五裂的多民族共同体中进行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将民众团结在自己领导下凝聚成

整体，人民构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基础，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要以巩固人民为目的。毛泽

东在修改审定《 宪法草案初稿说明》时就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 反映了我国广大人民的

政治上的统一”。3 人民在政治上的统一意味着人民是整体性质的政治力量，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社会革命将古代政治大一统塑造的多民族共同体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是中国当代国家同中

国古代国家之间的延续性；但是，完整保存下来的多民族共同体，不再是过去那种缺乏成熟的内在

制度化联系的古旧形态，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重新组织的多民族共同体即中华民族共

同体。

再次，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大一统和古代政治大一统都是高度耦合的制度体系，但是社会主义

国家的政治大一统是耦合程度更高的制度体系。新政治大一统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基本要素的，民主

集中制贯穿在中国共产党、国体、政体、政府之中，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由于民主集中制

而具有了内在统一性。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也全面贯彻在

国家机构之中，党通过自己的组织网络、领导体制、执政机制，不仅进一步增强了民主集中制所发

挥出来的治理能力，而且同民主集中制形成了合力，共同强化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内聚性、统一

性、协调性。杨光斌就指出，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 中国模式”最核心的制度，它使中国得到了良

好的组织和治理。4 因此，以民主集中制为基本要素的新政治大一统，不是从制度体系出发创造耦合

性，而是从高度耦合性出发创设制度体系，这就决定了新政治大一统必然是高度耦合的制度体系。

复次，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大一统汲取了现代国家的政治框架中的基本资源，因而能够同现代

国家的政治框架相适应。现代国家的政治框架中最为重要的资源就是民主，民主至少意味着民众对

1 郑永年：《组织化皇权》，邱道隆译，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第 52—61 页。
2 塞缪尔 •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第 69 页。
3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 323 页。
4 杨光斌、乔哲青：《论作为“中国模式”的民主集中制政体》，《政治学研究》2015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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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过程持续广泛有影响力的参与。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是在广大民众作为基本力量的社会革

命中完成的，由民主集中制构造的政治中央集权也是在民众广泛参与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民主同

新政治大一统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意味着“中国的重新统一所需要的不过是可以适应现代民

族国家要求的新政体”，1 即是能够将政治大一统同民主结合起来的新政体，这个新政体就是贯彻了民

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制度形式，人民通过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获得政治平等、自由发展、公平正义，进而言之，新政治大一统为中国人民创造了自

由和平等的发展空间。由此可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现代国家的民主原则，所以社会主义国

家的政治大一统也可以称之为现代政治大一统。

最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大一统创造性地同人民民主紧密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创造性转化

的政治大一统不仅体现了现代国家的民主原则，而且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当家作主原则。新

政治大一统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直接联系在一起，人民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而进行

专政的力量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凝聚而成的人民，人民的背后就是政治大一统。没有政治大一

统这种政治中央集权的高度耦合的政治制度体系，就很难巩固作为整体性质的政治力量的人民；同

样，没有必须将广大民众凝聚成人民这一根本需要，就没有社会革命这一使政治大一统得以创造性

转化的历史过程。由于人民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创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基础，因而社会主义国家的

政治制度以确立和巩固人民为基本目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政体形式，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通过贯彻民主集中制，从而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凝聚而成的人民予以制度化，在此基础上

为人民掌握国家政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实就是政

治大一统主要的表现形式。进而论之，新政治大一统和人民民主通过人民实现了有机统一，社会主

义国家的政治大一统就是人民民主的政治大一统。

总结来看，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形成是同一个过程，当古代政治大一统

创造性转化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大一统时，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也转化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形成。实

现了创造性转化的政治大一统构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深层结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

度是以政治中央集权为本质的。当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中央集权是人民民主基础上的政治中央

集权，其中的要义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以广大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凝聚而成的人民为政治基

础，因而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之间就形成了相互支持关系，人民民主基础上的政治中央集权就是在

这种相互支持关系中行使的。中国政治制度在国家治理中展现出来的强大能力，在根源上是由社会

主义国家的政治大一统或者说人民民主的政治大一统提供的。

结 语

新政治大一统和古代政治大一统都是政治中央集权的制度体系，但是新政治大一统不同于古代

政治大一统，它是依靠新资源孕育的基本要素围绕新核心而形成的新制度体系。具体言之，新政治

大一统是依靠现代国家的政治框架、以民主集中制为基本要素、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而形成的高度

耦合的制度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共同实现了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新政治大一

统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革命的过程中运用民主集中制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政治发展

做出的巨大贡献之一。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说明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政治文明的根基得到了

延续，它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基础，从而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发展道路自主性和合理性，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提供了基于中国传统和现代世界资源

交融创新发展的文明根基，进而赋予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重要的政治支撑。

（责任编辑： 周小玲 束 赟）

1 詹姆斯 • 汤森、布兰特利 • 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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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Value Guidance and Future Approach

CUI Kaichang WU Jiannan
Abstrac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a modernization that concerns the happiness of all peopl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ith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value concept of people first determines the value pursuit and construction direc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e central task of the Party has defined the long-term goal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construction, making the focus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 construction more prominent. The 

current social security system has not yet been fully finalized, and faces som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caused 

by inbalance and inadequacy.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is not strong, the urban-rural dual pattern has not yet been 

completely broken, the field of the rule of law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and issues of sustainability and safety 

norms remain prominent. In the new stage and new journe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must adhere to the value orientation on the basis of problem-orientation. We should improve 

the multi-leve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e diversified governance pattern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the top-
level design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at matches China’s modernization. It is essential to build the safety net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improve the multi-leve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ith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people. We will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eople’s lives.

Keywords: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ocial Security System；Value Leadership；Future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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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litical Unifi cation: 
An Explan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odern State

WANG Shikai
Abstract: The process and resul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odern state is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litical unification. The core of political unification is to support the multi-ethnic community with a highly 

coupled political system, of which the essence is political centralism.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building China into 

a modern stat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ses democratic centralism to achiev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unification. Democratic centralism is the basic resource to realiz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unification. Only wh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nstructs modern state with social revolution will democratic 

centralism be able to complete the transformation. The new political unification is also a highly-coupled system that 

takes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the core and takes the democratic centralism as the basic 

element.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unification is the same process as the formation of the socialist 

state, and the new political unification constitutes the deep structure of the socialist state.

Keywords: Political Unification；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Chinese Communist Party；Democratic 

Centralism；Social Revolution


